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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2022 年 10 月 29 日，北大国发院为林毅夫老师专门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一为

庆祝林老师十几天前刚过的生日，二为庆祝林老师回国任教 35 周年。原本我也要到研讨

会上发言，当面祝贺林老师。怎知人算不如天算，临近会期，社区却突然要求我居家隔离

直至月末。为弥补不能到场的遗憾，我将准备的发言稿改写为文章，远程向林老师传递我

的祝福。 

 

    对许多人来说，林毅夫这个名字代表着传奇。林老师年少时在台湾省投笔从戎，曾

受到彼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接见，并被评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随后，林老师从金门

游到刚刚改革开放的大陆，转而在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再后来，林老师被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看中，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林老师

又成为我国首位改革开放后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1994 年，林老师会同几位

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即后来的北大国发院之前

身。2008 年，林老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18 年，林老师又被国家授

予 改 革 先 锋 奖 章 。 以 上 只 是 对 林 老 师 经 历 挂 一 漏 万 的 简 述 ， 但 从 中 已 可 看 出 不

凡。    如此不凡的人生经历会引发好奇——为何林老师能做出这些常人所不会做，甚

至不会想到的选择，为何他又能取得这些常人难以达到的成就？我从国发院博士毕业

很久之后，还曾有一位工作上的师长向我说过，希望能请林老师吃顿饭，好好问问他

当年为什么会做出游到大陆的决定。    不过，在知道林老师的传奇故事之前，我就不

自觉地有了对林老师的最初印象。20 年前，我还在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攻读工科硕士

学位。当时的我既对所学专业没兴趣，也对未来何去何从没想法。为此，我兄长专门

安排我在 2002 年的暑期游历深圳、上海和北京三个城市，以增长见识，早点醒

觉。    记得我那次游历的最后一站是北京。而到北京必然要看北京大学。在北大校园

漫步之时，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的朗润园。园内古色古香，平

静肃穆中透出堂皇气象，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向往。都说相由心生，有什么样的内

心，就有什么样的行动，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相貌。朗润园是林老师带领一众老师，以

一个破败的小院为起点，一点点打造出来的。可以说，朗润园的气质就是林老师的气

质。当然，我很久以后才想明白这一点。但在当时，朗润园所散发的气质是促使我跨

专业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3 年我进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读博之后，与林老师的接触多了起来。林老师每年都会开一门叫“中国经济专题”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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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课虽然在北大最大的教室上，但因为听课的人实在太多，仍然有许多同学需要

坐在地板上听讲。我虽然没选这个课，但对其内容却很熟悉。在考博的时候，我就仔

细研读过林老师《中国的奇迹》一书。这书我很容易就看懂了，并且大受震撼。曾有

个问题让我困惑多年：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同样是那些人，同样是那片土地，为何

经济表现却有天壤之别？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里，林老师用简单的逻辑给出了清

晰的回答，让我茅塞顿开。这种直达事物本质的清晰和畅快，是林老师理论的抓人之

处。 

 

治学的“本体”与“常无” 

     

     让我真正对林老师的思想及其思考方法有深入理解的，是参加林老师学生组会的经

历。我虽然不是林老师的博士生，但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持续参与了林门的组会讨论。

组会每周一次，都在晚上举行，讨论最新的学术文章和大家的研究成果。组会开到深

夜是常有的事情。林老师每次都会参加，一方面听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给大家

施以点拨。    在与林老师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学到的知识固然不少，但更重要的是耳

濡目染之下，对林老师治学方法的继承。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讲的“本体”与“常无”对

我影响极大，塑造了我的研究方法。    所谓“常无”，是要抛弃已有成见，用实事求是

的态度看待和思考真实世界。用林老师给出的通俗解释来说，就是“不要用模型看世

界”。任何理论都只是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其中抓出了一些被认为重要的因素，而忽

略了其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就像带过滤功能的眼镜，只留下了特定波长

的光，而把其他波长的光给过滤掉了。借助理论的眼镜，我们有可能获得对现实更有

深度的洞察。但理论这副眼镜也可能遮蔽视线。因此，要时不时的把理论这副眼镜拿

下来，用肉眼看看真实的世界，这样才不会被理论扭曲认知。    所谓“本体”，就是坚

持从“理性”出发，一以贯之，用统一的框架来解释各种问题。经济现象纷繁复杂，都

不过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最优选择所产生的结果。约束条件不同，人的行为和经

济现象就会不同。但这些不同又都源出于理性这个不变的“本体”。因此，从理性这个

“本体”出发，可以找到杂多经济现象背后那个统一的“一”。林老师的这种方法带来的是

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以及由顺畅逻辑所带来的清晰度和说服力。如果要把林老师比作

武林中人，那他就是那种招式朴实无华，但内力极其深厚的高人——这内力就来自其

一以贯之的对“本体”之坚持。 



做人的“本体”与“常无” 

 

    作为学者，林老师早已蜚声海内外。他是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的中

国人，还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奖章，被国家命名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但

要说近些年林老师最让我敬佩的，还是他的“二次创业”。    2015 年，林老师在北京大

学创办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这是林老师在 20 多年前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后，

再次在北大创建学术机构。林老师这么做，当然是想推广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但以其

早就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林老师如果只是要推广其学说，完全没必要用亲自下场再

创一个机构的方式来做。我在证券公司分管两个部门，深知管理工作的繁杂与不易。

对学者来说，做管理绝对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优选择。而要新创一个机构，为机构

找到合适人员、充足经费来搭出血肉，并为其注入灵魂，那更是难上加难。况且，林

老师在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时候，已年逾六十。    我想，林老师在做这“二次创

业”的时候，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汇聚更多优秀的头脑，按照他所发现的方向，把中国

经济成功的经验总结升华，为经济学理论补上来自中国的领悟，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

提供中国式的系统解决方案。他早已不缺名，更不在乎利，名利并不是他所追求的。

如果说林老师在研究中是以“常无”的心态来摆脱既有理论对研究的束缚，那林老师在

做事的时候就是以“常无”的心态来超越自己过往的成绩和荣誉，永远面向未来，跟随

自己的内心来做出选择。     林老师常把曾子的一段话挂在嘴边——“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林老师当年从台湾

省游到大陆之后，将自己改名为林毅夫，“毅夫”这名字就取自曾子的这段话。如果说

“理性”是林老师经济分析的“本体”，那么曾子这段话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就是林老师的精

神“本体”。    在常人看来，林老师当年抛下在台湾的荣誉与前程，毅然决然地游向刚

刚改革开放的大陆，游向不可知的未来，着实匪夷所思。事后来看，林老师当年的选

择当然是对的。到了大陆，他得到了更大的舞台，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但如果就此将

林老师看成一个比常人更有远见的人，就大大低估了他。我深信，林老师当年并未考

虑个人得失，而是以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心态，以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贡献为目标，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当然不是常人能做出的选择，因为林老师的精神“本体”异于常

人。这“本体”是串起林老师这几十年非同寻常之经历的主线，并延续至他现在对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倾注的心血。    作为林老师的学生，我虽然早已离开了林老师的课

堂，但林老师仍然持续给我督促和动力——尽管这种督促和动力并不表现为具体行

为。看着林老师仍然保持着赤子之心，心怀热忱，为心中的信念而不遗余力，我们这

些学生怎敢懈怠。而看着林老师不断做出一项又一项成绩、达成一个又一个目标，也



让我们这些学生知道自己还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还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值此林老

师回国任教 35 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林老师身体健康，兑现他 5 年前做出的，要在北

大教书 60 年的承诺。学生要以超越老师为目标。祝林老师在未来继续不断达成其宏

愿，为我们这些学生设置更难超越的目标。（完） 
 


